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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 出门旅游时， 没

有旅行社来安排你的行程， 也没有旅行

指南之类来提示你该去哪去哪。 信息皆

来自口耳相传， 一切的一切， 都得自己

打点 。 从住到吃到行 ， 常常是 “未 可

知”， 种种的不便是自然的， 好处也恰

在这 “未可知” 上， 因常能看到别样的

风景， 领略别样的经验。
那也是我游兴大发的年代， 逮着机

会就出游， 暑假更是年年不落。 一九八

四年夏天， 去的是湘西。 这要归因于沈

从文的诱惑， 他将那地方描画得宛如世

外桃花源。 我是带着他的 《湘西散记》
上路的， 一如那年四月借访学之机， 带

着郁达夫的游记游富春江。 相去未远，
记忆犹新， 不由的便拿富春江和沅江、
酉水比较一番， 就觉湘西山水不似浙中

的妩媚， 更有一份野性。
那时， 湘西游人无多， 即使是现在

人满为患的凤凰， 游人也极少， 以至单凭

拿个相机， 便知你是外来者。 张家界例

外， 那里已经在搞开发， “国家森林公

园” 的封号刚出现， 相当珍稀， 张家界

似乎首批就加冕了。 沈从文的湘西则无

张家界一席之地， ———他写的是作为一

种生活方式的湘西， 而自然的风景名胜，
往往恰是在不宜人居之地， 像张家界，
乃是登临游玩之所， 而非生活的地方。

虽然沈从文不提， 张家界当然还是

我此行的目标之一。 幸亏有这一处， 不

然 我 就 很 难 要 言 不 烦 说 明 我 的 出 游 ，
———以当时的标准， 湘西不能算一处名

胜， 有了张家界， 就仿佛师出有名， 报

出名来， 大体上就无需费辞了。
张家界地界颇大， 游人大都在山下

安营扎寨。 我是和我妹妹同去的， 下午

到达， 依她之见， 先住下， 附近转转，
第二天上山 。 我听说景区高处有黄 狮

寨 、 腰子寨 ， 如同黄山的玉屏楼 、 北

海， 天气好可看日出， 遂一心想住到山

顶上去。 最后依了我， 马不停蹄， 往上

去了。 不比后来的有缆车之类， 偌大景

区， 只能靠两条腿。 四点多钟， 爬到天

书宝匣， 一路上几乎不见游人， 只零星

遇到几人在往下走 。 问黄狮寨还有 多

远， 有说远， 有说不算远， 不得要领。
最糟糕的是， 有人说上面没住的地方，
妹妹累得走不动 ， 就差哭了 ， 听 了 此

话， 马上有许多露宿荒山的恐怖想象，
坚决要回头。 我是听说可住宿的， 连忙

给她打气， 坚称得来的信息不会错。
好说歹说， 总算让她随我继续往上

爬了 。 事实上我虽信誓旦旦对 她 打 包

票， 心里却不免打鼓， 疑惑上面是否有

招待所 ， 甚至 ， 是否有人家 。 没 有 的

话， 计将安出？
傍晚时分， 终于到了黄狮寨， 几间

进入视线的平房让我松了一口气。 告诉

我们没地方住宿的人也不能算错： 这里

原是一处林场， 接待我们的都是林场的

人 ， 平日在此住宿的人寥寥无 几 ， 当

然， 若有游客， 他们也可管吃住。 点了

两个菜， 边吃边和林场人聊天， 我们觉

得很安稳了。
饭罢便有人拎了一串钥匙领了我们

去入住， 发给一盘蚊香， 一支蜡烛。 我

有点疑惑， 山上也有蚊子吗？ 至于蜡烛，
那是备着停电时用的， 林场有台发电机，
但晚上八点多就停电了。 果然， 过了一

阵， 整个山头就陷入了一片黑暗。 不知

住的房间原来做何用， 空空荡荡， 沿墙

放了一圈床， 中间有好多西南一带常见

的竹椅， 再无别物。 竹椅不平， 找了块

砖头垫平了点上蜡烛， 一会儿就让从门

缝里进来的风吹灭 ， 屋里越发 漆 黑 一

团， 因是没有窗户的， 一面都是上着的

门板。 开了门就是山景， 真正的 “开门

见山”。 却也不敢开， 夜黑风高， 你觉得

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冒出一匹狼来。
蜡 烛 也 不 再 点 了 ， 反 正 是 睡 觉 。

在黑暗中听着风声 ， 门板的墙 上 有 好

多缝 ， 风呜呜地响 ， 好像天地 之 间 只

有风在没头苍蝇似的乱撞 ， 有 一 种 风

雨飘摇之感 。 我知道是安全的 ， 没 来

由的兴奋 ， 不过很快也就睡去 。 半 夜

醒 来 ， 发 现 风 停 了 ，
门 缝 里 透 进 的 几 线 月

光 静 静 地 躺 在 床 前 的

地 上 ， 一 时 间 ， 竟 是

不知身在何处……

大
红
花

李
娟

大清早， 我还没起床呢， 大红花就

来了。
她一把推开门， 笔直走到我床边。

捞根板凳在我面前一屁股坐下。 拉开阵

势， 就开始冲着我滔滔不绝发起牢骚来。
先说她家的小孙 女 明 天 就 要 开 学

了， 学费还没凑够……
再 说 她 弟 弟 生 病 了 ， 想 去 县 城 探

望 ， 却 只 有 去 的 路 费 没 有 回 来 的 路

费……
又说家里牛也没有， 羊也没有。 现

在呢， 地也没了。 （———我很想插嘴：
地虽然没有了但是包出去了啊， 包出去

了有租金啊……）
并哭诉如今省道线两边上下五十公

里内所有村庄的所有粮油铺都不再给她

赊账了……
我毫无办法。 只好趴在床上， 紧紧

裹着被子， 只露出一个脑袋， 耐心地等

她发完牢骚好赶紧走人。
她仅仅只是来发牢骚而已， 对我并

没有什么不满。

大红花五十多岁 的 光 景 。 花 白 头

发， 大嗓门， 高鼻梁， 身高一米八。 粗

胳膊粗腿虎背熊腰。 往那儿一站， 中流

砥柱般稳稳当当， 雷霆不能撼之。
可惜这样一副气派的身材， 平日里

却衣装破陋滑稽。
我们通常看到的情景会是： 上面一

件小了三码的短背心， 亮堂堂地露出肚脐

眼， 下面一条抹布似的长裙拖在脚背上。
与其他哈萨克妇人不同， 大红花从

不穿衬裙。 于是屁股上那块裙幅总会被

深深夹进臀沟。 每次跟在她后面走， 我

总按捺不住想替她扯出来。
此外， 她还从不穿袜子， 光脚趿一

双男式破拖鞋。 脚趾头脏得何其狰狞，
獠牙般凶狠。

不过劳动人民嘛， 整天辛苦奔忙，
不甚讲究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 大红花就 “不讲究” 得有些

过分了。
在我们的蒙古包迁移此处之前， 我

叔叔独自在大红花所在的村庄住了很长

时间 。 本地礼俗是单身汉不用自己 开

伙， 可随意上门混饭。 于是他就挨家挨

户轮流混。
但是大红花家， 只去过一次， 从此

再也不敢去了。
不说别的， 她家的黄油就能吓跑一

切客人———颜色黄得快要发红， 跟放过

了十个夏天似的。
我叔叔说， 那油又稀又软， 上面陷

满了苍蝇， 死了的已经一动不动， 活着

的还在拼命挣扎。
单身汉四处混饭也就罢了， 大红花全

家上下好几口人， 照样也靠混饭过日子。
一到吃饭的点儿 ， 她 出 门 远 眺 一

番， 谁家的烟囱最先冒烟， 就率领老公

儿子儿媳孙子一群人直奔而去。
别人家有啥吃啥， 倒也不挑剔。
但若是有啥不吃啥， 她就会发怒。
比如灶台上明明挂了风干肉， 锅里

还煮着素面条。 她定会上前帮忙把肉摘

下来， 亲自 “啪啪啪” 剁成块， 统统扔

进面条锅。

她走进我家蒙古包， 环顾一周， 立

刻锁定目标。
往床下一指： “西红柿！ 一个！”
我连忙跑过去， 拾一个递给她。
她拒绝： “大的！”
我又跑回去， 换个大的。
她接过来 ， 往床 板 上 四 平 八 稳 一

坐， 大口大口咬着吃起来。
吃完后， 再环顾一周： “妈妈呢？”
“不在。”
“爸爸呢？”
“也不在。 有事吗？”
“没事。” 言罢， 庄严起身离去。

要不是西红柿蒂还扔在地上， 根本

不晓得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 劳动时的大红花那是相当值

得称赞的。
砍葵花盘时 ， 她 一 个 人 砍 四 排 埂

子， 呼呼啦啦， 所向无敌。
而 我 只 砍 两 排 埂 子 才 能 勉 强 追

上 她 。
况且她还边砍边嗑瓜子吃。
到了农忙季节雇短工时， 这一带种

地的老板都愿意雇用大红花。
而农忙季节， 似乎也是大红花一家

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进账时节。
尽管如此， 这一家人也没见比平时

积极到哪儿去。
晚上工， 早回家， 中午还要午休两

小时， 和平时一样闲适又悠哉。

我家雇大红花做短工， 苦的却是我

们的邻居， 水电站的职工们。
我家葵花地位置太偏， 方圆数里再

无其他人家， 没处打尖。 于是来打工的

短工大都自带午饭。
大红花一家却是自带碗筷。
因为我们隔壁水电站有职工食堂。

我不知大红花一家具体是怎么蹭 上 饭

的 ， 总之他们每天准时和职工们 一 起

进餐。
才开始， 只听到食堂负责人莎娜每

天都站在食堂门口大喊： “别吃了！ 已

经不够了！ 还有三个值班的没来！”
后来， 又多了水电站站长和她站在一

起大喊： “大红花！ 明天别来了！ 以后再

也不要来了！ 预算超支了！ 超支了！”
而大红花一家悄无声息， 围着餐桌

继续埋头苦干。
说实话， 我最感慨的并不是大红花

的厚脸皮， 而是大家的容忍度。

接着说大红花。 嗯， 再困苦再窝囊

的人生， 也是需要精神享受的。 于是，
在农忙时节最紧张的那两天， 大红花一

家辞工不干了。
理由是第二天在一百公里以外的某

地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阿肯弹唱会 （本地

一种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 除了歌手对

唱， 还会有体育竞技和歌舞表演）。
这种临时撤工 的 行 为 令 人 大 为 恼

火———一时半会儿的教我们到哪儿找人

顶上当前繁重的活计？！
况且时间紧迫， 南下的游牧大军已

经驻扎在乌伦古北岸了。 得赶在牲畜过

河之前砍完花盘、 晒完葵花。 否则， 辛

苦一夏天， 到头来全都做了慈善。
我们一家简直急火攻心！
我妈上蹿下跳地咒骂， 也没用。
提高工资， 还是没用。
我妈恨得咬牙： “活该穷死！ 有钱

不赚， 真是变态。”
一般情况下， 她只骂我变态。
我劝道： “别和她计较了。 人家都

已经这么穷了， 若是连个弹唱会都看不

成， 岂不更是活得没意思？”
我妈想了想， 觉得有道理。
毫无办法， 我们只好全家上阵。 连

着两天， 从天刚亮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

指， 累得跟猴儿似的。 总算抢在牛群过

河之前赶完了全部的活儿。
此后整整一礼拜， 手掌心疼得吃饭

时筷子都握不住。
不过倒是省下了四百块工钱。
再想想大红花干活时从容不迫的架

式。 虽然依旧埋怨， 却更加钦佩了。

看弹唱会时的大红花想必远远抛弃

了葵花地里的劳动形象， 已经全身上下

耳目一新。
我曾在阿克哈拉的集市街头见过她

打扮起来的样子。 ———金丝绒的花裙子

上缀了一层又一层亮锃锃沉甸甸的装饰

物 。 脖子上的珠串子粒粒都有鹌 鹑 蛋

大 。 蕾丝边的紫头巾 ， 银晃晃的 粗 簪

子。 脸雪白、 眉乌黑。
还有靴子， 擦得那个亮！
用我妈的话说： “蚂蚁若想爬上去

都得拄着拐棍。”
说实在的 ， 一 般 人 打 扮 得 如 此 招

摇 肯 定 会 显 得 特 俗 气 。 可 大 红 花 不 。
哪怕浑身插满了花 ， 她也有压得 住 的

那种气派。
她本来就是丰壮体面的大架子身材

嘛， 稍一打扮就格外神气。
兼之左右手各拽着一长串花花绿绿

的孩子， 大踏步前进， 目不斜视。 所到

之处， 格外引人注目。

一直都没搞清楚大红花为什么要叫

“大红花” ———注意， 这三个字是汉语

发音。
那么这个名字 到 底 是 意 译 还 是 音

译？ 是绰号还是本名？ 但实在觉得这名

字太符合她了！
也说不清哪儿符合。 反正吧： “大

红花” ———呃， 好名字， “大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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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可能未来的一种想象
———以 《国王与抒情诗》 为例

李宏伟

1， 意识晶体。
“宇文往户的后脑勺正对着黎普

雷 ， 右侧有一小块头发被剃掉……意

识晶体确实被取走了。”
人与物之间 ， 什么程度的连接需

要在人脑中植入另一物？ 同构的模拟。
是人模仿物的结构 ， 还是物模仿人的

结构？ 模拟在于衔接 ， 在于找准人与

物共振的点。 这时候 ， 人与物可能互

相敞开。 对于人而言 ， 不仅仅是信息

的接受、 分析 、 转化 ， 植入物也不单

纯 是 信 息 中 介 ， 其 实 质 是 对 异 己 的 、
非天然的物的接纳。 是在传统的消化、
吸收的途径外， 将其安放在自己身上，
这是对增长、 延伸的尝试 。 古老的工

具论的更新， 然而以人体/脑为试验场。
作为监视器是必然的 ， 可也提供反身

的新路， 切切实实的反身意识外 ， 提

供切切实实的意识分身 ， 一而二 、 而

三， 而多， 让 “我” 看清 “我”。

2， 移动灵魂。
“大多数人都通过移动灵魂进入

意识共同体、 建立了自在空间 ， 在里

面尽情玩耍， 因而咖啡馆里面颇为安

静， 没有见到任何可疑的人或迹象。”
最简便的升级 ， 手机往前跃进一

步。 然而只是通道吗 ？ 只是更直接的

工具吗？ 词语昭示可能 。 当灵魂能够

移动， 拥有开启 、 关闭 、 存储 、 删除

功能时， 也必然拥有了升级 、 换代的

可能， 甚至， 拥有交换的可能 。 交换

之后， 或者覆盖 ， 或者兼容 ， 大量的

记忆被处理 ， 被读取 。 ———仍旧是在

手机的方式上谈论 。 那么 ， 此处的灵

魂是什么？ 是与身体的剥离 ， 是纯粹

意识的备份， 甚或仅仅是一次词语的

挪用？ 但可以设想它的完整吗？ 独立、
自足。 亦是牢笼 ， 呼告无法传递 。 因

为它的外壳仅仅是物 ， 被弃置 ， 被漠

视。 会积蓄力量 ， 求得实体吗 ？ 当销

毁迫在眉睫。

3， 意识共同体。
“只要你不关闭移动灵魂 ， 不退

出意识共同体 ， 你就拥有了和意识共

同体上的所有人共在的感觉 。 这种共

在感不是幻觉 ， 它实实在在 ， 因为只

要你呼唤， 就一定有人回应 ， 这个回

应也一定是你最想听到的那种。”
首先以想象发现孤独 ， 进而想象

对孤独的排解 ， 想象排解的可能 ， 据

此， 想象与他人同在 ， 想象呼与应的

精准、 即时、 熨帖 。 然而回应不是单

一 的 ， 不 是 自 动 拣 选 的 ， 纷 至 沓 来 、
蜂拥而至， 都还只是其轻描淡写 。 这

时候， 是否还能辨认 ？ 是否还有回到

想象基点的可能 ？ 条件可以设定 ， 开

放 的 条 件 怎 么 设 定 ？ 如 果 封 闭 设 定 ，
并无实质变化 。 是否应该刹车 ， 调换

方向， 查看想象的必要性 ？ 不在共同

体 中 ， 回 到 共 同 体 内 ， 与 他 人 共 在 ，
可能源自脱序的恐惧 。 这本身 ， 也许

只是一种想象 ？ 毕竟 ， 孤独是不可能

的。 或者， 对人而言 ， 孤独是不可能

的。 也许， 我们一直以想象覆盖了现

实， 覆盖了对现实的认知 。 现在 ， 尝

试另一种想象。

4， 时间之河。
“鞑靼骑士不能控制自己渡过时

间 之 河 后 ， 河 对 岸 是 什 么 时 间 点 在

等 待 他 。 一 切 都 是 随 机 的 ， 而 他 碰

到 过 与 他 离 开 时 最 近 的 时 间 ， 也 差

了三十年 。”
时间是最轻易的运用 ， 至少是最

直观的。 一切都纳入时间的尺度 ， 只

需要稍稍弯曲 、 变动 ， 时间就自动生

成后续。 而对时间的把握是永恒的需

求， 这对时间的距离提出要求 。 如果

在时间线上一去不回 ， 故事将无法进

行。 看似直线的时间 ， 必须在此提供

曲 线 的 演 进 ， 必 须 提 供 回 环 、 接 近 、
错过等魅力十足的套路 。 一旦时间等

同河流， 它必然隐藏干涸 、 消失的结

局， 但结局不能出现在开端 。 即使对

鞑靼骑士而言 ， 时间也拒绝把自己的

圈画圆。 所以 ， 在一部小说中 ， 如果

时间作为线索出现 ， 则它一旦开始涌

动， 一切都是注定的。

5， 死亡。 永生。
“对 ， 你不能取消死亡 ， 人也不

能 再 次 死 亡 。 熬 过 了 第 一 次 ， 就 是

永生 。”
死亡能否避让 ？ 这并不是问题的

核 心 。 永 生 必 然 会 以 某 种 方 式 实 现 ，
这是由死这件事本身注定的 。 问题在

于， 永生是否以符合心意的方式实现？
实 现 之 日 ， 永 生 是 否 可 以 只 是 选 项 ？
现在的肉身， 是否能够承载永生 ？ 修

改基因、 修缮细胞 、 清洗血液 ， 呵护

机器一样呵护身体 ， 养护仪器一样养

护身体， 依然只是保持状态 、 延缓必

然损伤的到来 。 呵护与养护仍在时间

中 ， 永 生 在 时 间 外 ， 二 者 并 不 对 称 。
更 换 不 可 避 免 ， 大 脑 之 外 完 全 更 换 。
时机问题。 出生时 ？ 人的出生即大脑

的出生。 废旧时 ？ 阶段进行 。 自我构

建如何可能， 或自我构建是否仍旧是

问题？ 在此之前， 选择仍旧首当其冲。
如智者所言： 在不死的时代 ， 死亡是

特权。

6， 文字 （语言）。
“文字正在成为你思考的基本粒

子。 你在进入文字本身 ， 不管是习见

的 日 常 用 的 字 ， 还 是 只 存 在 字 典 上 ，
濒临灭绝的字。”

人类文明能有今日 ， 文字居功至

伟， 但文字是否迟早成为障碍？ 或者，
文字自身是否即人类的天花板 ？ 意识

连接、 交流， 是否为文字的消亡提供

可能路径？ 去除误解 、 猜详 ， 省去交

流、 沟通， 效率会达到何等地步 ？ 得

到的仅仅是效率 ？ 此前只能想象 。 现

在， 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作为样板 ， 作

为参照？ 迄今 ， 有人工智能与人的互

动， 尚未见到人工智能之间公开的互

动， 如有， 想必不需要语言 ， 文字是

否需要？ 或者 ， 仅仅相互读取 ？ 退一

步 ， 在 何 种 意 义 上 ， 人 工 智 能 存 在

“相互”？ 进一步， “相互” 是否必须，
对一种存在， 对某一个集合体 ？ 弃绝

文字， 意识交流 ， 迄今的艺术 、 思想

必然需要重估 。 担忧如此将丧失人类

心灵的丰富、 浩瀚的人 ， 要回答 ： 神

是否需要艺术？

7， 抒情。
“抒情并不是情绪的泛滥 ， 不是

抒发个人感伤 ， 抒情是对人类处境的

深 刻 感 知 ， 并 将 这 种 感 知 传 递 出 来 ，
触动、 感染其他人 ， 宽广的抒情更可

以在个人身上生发出一种幽暗的处境，
无中生有情。”

抒情不是人特有 ， 但人有专属的

抒情认知。 认知即定义， 即探索边界，
即 期 许 ， 即 看 到 果 而 对 因 提 出 要 求 。
是事先决定， 是无可阻挡 。 是阻挡在

前仍一往情深 。 抒情即行动 。 唯有行

动， 仅有行动。

8， 善。
善并不辩证 。 善不一分为二 。 善

开 始 就 在 ， 在 开 始 之 前 ， 并 无 时 间 。
国王是善， 宇文往户是善 ， 黎普雷是

善。 善无须定义 ， 无法定义 ， 善定义

其他， 其他一切。

青年小说家李宏伟在刚出版的长
篇科幻小说 《国王与抒情诗 》 中 ， 探
讨了信息技术 、 人工智能以及意识机
器化对人未来生活的影响 。 中国作家
与世界作家一起 ， 已经开始关注到这
个将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域。

———编 者

《三国演义》首部英文全译本
林 晓

《三国演义》 英文全译本现有两

种 ： 一 是 纽 约 大 学 汉 语 教 授 罗 慕 士

（Moss Roberts） 的译本， 1991 年在英

国 初 版 ； 二 是 邓 罗 （C． H． Brewitt －
Taylor） 译 本 ， 1925 年 初 版 。 也 许 因

为年代久远， 知晓邓罗译本的读者甚

少 。 其 实 ， 邓 罗 译 本 的 面 世 ， 使 得

《三国演义》 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中

第一个拥有英文全译本的作品。
邓罗 1857 年出生于英国一个普通

劳动者家庭 , 他的父亲是海员 。 在邓

罗十岁那年， 他的父亲割喉自杀。 家

庭的重大变故， 使邓罗的性格受到影

响， 此后他变得沉默寡言。 1868 年至

1869 年 间 ， 他 就 读 于 英 国 皇 家 医 学

院 ， 这 座 学 校 以 教 授 数 学 和 航 海 出

名。 之后， 邓罗又进入格林威治皇家

海军学院继续学习航海和天文学方面

的知识。 在这里， 邓罗认识了一批 由

中 国 派 来 学 习 西 方 先 进 技 术 的 老 师

和 学 生 ， 初 步 接 触 汉 语 ， 并 从 他 们

那 里 听 说 有 去 中 国 福 州 船 政 学 堂 教

学的机会 。
当时的中国， 需 要 引 进 先 进 的 技

术 和 优 秀 的 人 才 ， 在 工 业 、 贸 易 、
外 交 等 方 面 迫 切 需 要 外 来 移 民 。 邓

罗 后 来 能 够 来 华 任 职 ， 正 是 缘 于 这

样的契机 。

1880 年 10 月 ， 邓 罗 来 到 中 国 ，
在福州船政学堂教授数学和航海学等。
1891 年他离开了教学岗位， 加入大清

海关。 在这之后的三十年里， 邓罗先

后在中国的福州、 北京、 汕头、 上海、
沈阳 、 重庆等地任职 。 1920 年退 休 ，
回到英国。

邓罗来到中国不久 ， 就聘请老师

教授汉语， 专心学习了一年半 。 1885
年， 邓罗尝试翻译清代著名小说家李

汝珍 《镜花缘》 里的一章， 发表于英

国 皇 家 亚 洲 学 会 会 刊 ( Royal Asiatic
Society’ s Journal， 1885) 。 这 篇 翻

译作品长达几千字， 由此可见 ， 在较

短的时间里， 他的汉语阅读和写作能

力 便 得 到 了 较 大 提 高 。 在 1889 年 至

1893 年间， 他先后翻译并发表了 《三

国演义》 中孙策之死、 斗戏法等选段。
1900 年 ， 邓 罗 完 成 了 《三 国 演

义》 英译本手稿。 这年夏天， 义和团

运动爆发， 邓罗的家被烧毁。 《三国

演义》 英译手稿， 悉数毁灭。
邓罗退休后， 于 1920 年再度英译

《三国演义》。 1925 年， 这一译本由上

海别发印书馆出版发行。 别发印书馆

又称别发洋行， 是英商于 1870 年在上

海开设的印刷出版企业， 主要经营西

文书籍印刷出版。 读者现在能看到的，

正是邓罗退休后重译的版本 , 该译本

名为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邓罗之所以选中 《三国演义 》 进

行英译， 主要是因为他喜欢阅读 “小

说和传奇故事”， 他想借助对 《三国演

义》 的翻译， 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

中国历史， 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社会状况、 人情世故等。

有意思的是 ， 邓罗翻译的 《三国

演义》， 有一部分传入西方国家， 但更

多的读者是具备一定英语阅读能力的

中国读者。
1925 年末， 上海别发印书馆推出

的 邓 罗 译 本 精 装 本 版 权 页 上 ， 印 有

“专 备 为 中 国 人 民 之 用 ” 字 样 。 1929
年 11 月 ， 该印 书 馆 又 推 出 了 这 部 书

的平装本， 平装本出版前言里有这样

一段话： “中国最著名历史小说的精

装译本……很快售罄 。 我们意识到精

装本的售价远高于普通中国读者的购

买力， 鉴于这些读者对西方学问日益

高涨的兴趣 , 我们认为推出一个较为

便宜的版本或许会受到中国朋友们的

欢迎 , 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用母语读

过 《三 国 演 义 》， 或 许 有 兴 趣 用 英语

重读这部作品。” ———中国读者将中英

文 《三国演义》 对照着读 ， 当别有一

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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